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谪仙人的海外旅行：读哈金《李白传》

笑骂文章奇千古
朱海啸：《聊斋志异》的创作应当说是具有交互

性的，是在作者和读者以及其他群众的对话中完
成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蒲松龄谈狐
说鬼的故事题材很多都直接来自于亲朋好友（也
即其最早的读者群）和其他普通群众。而除了这
一类广搜而来的奇闻逸事，还有街头巷里的民间
传说、前人已经写就的故事传奇，以及蒲松龄自
己的想象创作。所以，在《聊斋》的成书过程中，

“潜在的读者”与“现实的读者”达成了某种程度
的统一，并且还成为了“潜在的”创作者。因此，
《聊斋》的创作与接受在传世之初是紧密相连的，
尤其生动的。

董恬：《聊斋志异》在清中后期就已经是家喻
户晓的“畅销书”了，达到了“几乎家家有之，人人
阅之”的地步。从地方传播到全国，这自然要归功
于当时印刷媒介的发展，此外，文坛领袖王渔洋的
青睐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清代，《聊斋》的仿作
和续书已经大量涌现，从题材到叙事技巧、语言艺
术等各方面，大多高度效仿原书，没有什么创新，
这样的热潮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而真正确定
《聊斋》一书在中国文学史坐标的是鲁迅，他在《中
国小说史略》中评其为“专集之最有名者”，从而也
开启了志怪小说创作的又一番热浪。

陈志伟：《聊斋志异》也广受域外读者的欢
迎。18世纪中期开始，《聊斋》就通过翻译和介绍
从中国走向了世界，首先在日本、朝鲜等东方国家
传播开来，并引发了一股股仿作和研究热潮。鸦
片战争后，《聊斋》逐渐走入了西方国家读者们的
视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在其著作《中国文学史》
一书中即以出人意料的高度肯定了蒲松龄的艺术
成就：“这个（清）王朝的文学开拓者是一个讲述奇
异故事的人”，认为《聊斋》和《红楼梦》是清代文学
的代表。而法国汉学家克罗德·罗阿则说，它是世
界上最美的寓言。《聊斋》当之无愧是我国文言短
篇小说的一座高峰。

人何寥落鬼何多
朱海啸：《聊斋》大部分篇章写的是狐仙鬼怪，

但其实究其根本，也基本未跳出世俗世界的伦理
道德，人类社会之伦理，及于狐仙、花妖、女鬼、禽
兽，依然有效。如《胡氏》一篇，狐仙想和人类结亲
家，但并不是像想象的那样半夜忽至，但凡有点脸
面的狐狸，也是要规规矩矩地婚丧嫁娶。又如《夜
叉国》一节，人类的男女之防、夫妻之专，在夜叉里
也是有的，而且冲突的方式较人类更加激烈。《聊
斋》成书于清初的变乱播迁之中，故事背景多涉动
荡，而作为山东人的蒲松龄，身上又有神仙丹道和

孔孟之教这两种迥异的文化基因，所以从夫妇伦
常这个角度来讨论《聊斋》这部虚构得近乎荒诞的
文学作品，也颇有趣味。

陈志伟：其实和大家的刻板印象不同，《聊斋》
中的秀才们，对狐狸精的要求并不全然是“性”，纵
欲之人往往下场悲惨，足以为戒；他们更希望找到

“灵魂伴侣”。可见秀才们精神上的饥渴尤甚于身
体上的饥渴，满足精神的需求往往比性欲的释放
要难得多。《聊斋》里也很写了一些女子才华要高
过男性的故事，比如《仙人岛》，神女实在看不下去
丈夫蹩脚的文采，直接对丈夫说：“从此不作诗，亦
藏拙之一道也。”于是丈夫“大惭，遂绝笔”。像这
样女子才华见识高过男子者还有许多，这些狐女
鬼神往往让我们想到柳如是、董小宛之类的传奇
女子，以及《镜花缘》里多九公在黑齿国受两个少
女“吴郡大老倚闾满盈”之嘲的笑话。

董恬：狐仙们虽然神通广大，但面对的问题和
人间主妇们并无不同。一个优秀的狐仙，要善于
经营家庭的财富，借助自己的法力，使整个家庭的
生活能够有条不紊地运转下去。如此这般狐狸夫
人治家谨严而丈夫遂得雍容的故事，不鲜见于《聊
斋》。更有妇把持家庭一切日常生计而致富，供夫
读书进学者。而且即使是神通广大来去自由的狐
仙，也没有“结/离婚自由”，婚礼乃是为和合两姓
之好，不单单是夫妻二人的事情——即使亲家可
能连人都不是。《聊斋》里多处可见宗族之间的械
斗，就比如《胡氏》，一桩亲事定不下来，竟引发了
人狐大战。

邹佳茹：狐仙们来无影去无踪，又本领高强，
带着毫无理由的奉献精神，一头扎进秀才们单调
乏味的生活。待到书生不再孤独寂寞了，不需要
她们了，她们又多半会迅速消失。《聊斋》中不但有
大量的狐仙鬼怪前仆后继地投怀送抱，甚至还有
两妖共同为书生侍妾者。但也有《婴宁》《青娥》那
种男子仰慕女子而主动投奔女方的故事，在这些
故事里，男子出于真挚的感情毅然翻山越岭地去
追求姑娘，最终成就一段佳话。此类故事倒能算
是爱情故事，而夜半而来、天明而去的狐仙们，于
爱情味淡，于艳情味浓。

韶虞郑卫两相存
陈志伟：正如刚刚提到的，《聊斋》中许多故事

都是对现实的映射，同时也是蒲松龄的自我抒
写。《聊斋》中很明显的一大主题即为“士不遇”，这
个主题往往伴随着科举不公、仕进无门这样的内
容表现出来。例如《叶生》一篇，书中称叶生“文章
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叶生空
有傲世之才而不逢知遇之士，即使受到丁成鹤的
资助仍无法在科考场中遂愿。叶生因此郁郁而

终，化鬼而终成举人，却已与昔日亲朋阴阳永隔。
这样的故事在《聊斋》中数见不鲜，《考弊司》讽刺
科举考场上行贿舞弊之事；《司文郎》《贾奉雉》嘲
弄了考官的愚昧无知，这些应该都是与蒲松龄自
身屡受挫于科场的经历不无关系的。

朱海啸：蒲松龄借鬼神事写人间事，悲恨之意
摇荡笔端，所以《聊斋》中的故事才能如此切中肯
綮，使人感同身受。蒲松龄纂集编写《聊斋》恰是
我国古代“发愤著书”说的一种体现。司马迁受腐
刑而著《史记》，其《报任安书》自明己志，在历数周
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之徒
遭逢困厄而成一家之言，明著于后世，功遗乎千载
后，称这些作品“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
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蒲松龄编纂《聊斋志异》，同样是落魄孤茕之时，同
样寄托着对现实的无奈与不满，无外乎这样短小
精悍的文字却有如此动人的力量，而成为不朽名
作了。

邹佳茹：蒲松龄写作《聊斋》应该是有向史传
书写取法的地方，尤其是很多篇目后的“异史氏
曰”，其实就是有意识地模仿《史记》的“太史公
曰”。从蒲松龄效法史论的书写方式可以看出，他
写作《聊斋》并不只是为了抒写自己的个人怀抱，
且还有更加广阔的社会关怀。比如《金世成》，讲
述一个疯癫的假和尚先靠饮食秽物夺人眼球，吸
引到一大批信众，借机大肆敛财。县官看不过去，
罚了他一顿板子，责令他修建孔庙。谁料愚蠢的
信众执迷不悟，竟争相募捐以施救，孔庙仅半月便
建了起来。这里，异史氏曰：“予闻金道人……谓
金世成佛。……笞之不足辱，罚之适有济，南令公
处法何良也！然学宫圮而烦妖道，亦士大夫之羞
矣。”这就辛辣地讽刺了社会上表里不一、徒有虚
名、妖言惑世之徒。蒲松龄在《聊斋》中是寄托了
相当厚重的社会关怀的。

董恬：《聊斋》中的篇目，一部分确实具有深刻
的社会含义与现实精神，但是也有一部分，例如
《耳中人》《瞳人语》等，并无言外之意、话外之音，
其实只是作为逸事被记载了下来，供人猎奇玩乐
而已。《聊斋志异》中篇目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在
蒲松龄的《自志》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说：“才非
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
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
而物以好聚，所积益火。”可以看到，《聊斋》中很多
故事都是蒲松龄道听途说而来，作为奇物异事收
录下来的。另一方面，他又说：“集腋为裘，妄续
《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
此，亦足悲矣。”证明也有相当一部分篇目是蒲松
龄苦心孤诣创作而有所寄托的。因此，阅读《聊
斋》时必须重视其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取向，否

则难免有牵强附会之谈。

亦幻亦真演世情
董恬：将小说改编成影视剧是非常普遍的，但

毕竟二者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情节与主题
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由程小东导演的三部电影
《倩女幽魂Ⅰ：妖魔道》（1987）、《倩女幽魂Ⅱ：人间
道》（1990）和《倩女幽魂Ⅲ：道道道》（1991），第一
部虽然删去了小说《聂小倩》中聂与宁回府结婚生
子的情节，并增加了“聂被迫嫁给黑山老妖”这一
故事线，但总体上还是还原了小说，后两部则与小
说完全脱离，甚至女主人公都被改换，小说则成了
电影的“跳板”。《聊斋志异》同其他古典小说一样
给影视界留下了一笔丰富的宝藏，不仅是对小说
的“覆现”，其中的“衍生品”也层出不穷。

邹佳茹：影视剧的主题也与小说有所不同，
《聊斋》所呈现出来的是生死轮回、善恶果报等儒
释道混杂的观念，小说《画壁》的主旨即如文末异
史氏所说：“人有淫心，是生亵境；人有亵心，是生
怖境。”而陈嘉上导演的《画壁》（2011）不仅大幅改
动小说情节，还对小说的主题作了改动，电影《画
壁》呈现出的是对男女情爱的肯定与赞扬，虽然电
影里的仙境仍然被设定为“画中境”，是“幻”，但毋
宁说这是平行世界的另一种现实，是“真”，“画中
境”里的美与爱得到了尽情的渲染，这与小说《画
壁》意在揭示“幻由人生”有很大的不同。

朱海啸：小说与影视也有共通之处，即都是
“世情”的演说者。《聊斋》中画人画鬼、写狐写仙其
实都是在描摹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的现实景象——
贪官污吏对百姓的压迫，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
最底层人民“善恶有报”的信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这也是小说的社会意义之所在。影视剧则
是表现当今社会的世情，《画壁》有一段情节是翠
竹、云梅等仙女谈论自己喜欢的男人的类型，我认
为这是对女性爱情解放的隐喻，女性在爱情中可
以占有主动权而不是男权的附属品。电影《画壁》
里“姑姑”这一角色则贯穿古今，象征着存在于各
个时代爱情的束缚者与扼杀者。

陈志伟：无论小说还是电影，它们并非意在表
现神鬼与人间的对立，正如《倩女幽魂Ⅰ》中聂小
倩的台词：“鬼跟人一样有好有坏，世界上许多人
害人比鬼还凶”，《聊斋》里并没有“人—鬼”的对
立，有的只是“善—恶”的分别，惩恶扬善的价值取
向是贯穿始终的，所以小说《聂小倩》中宁采臣才会

“注福籍，有亢宗子三，不以鬼妻而遂夺也”。《聊斋》
写鬼怪狐仙实则也是在书写人世间，假如我们抛却

“人鬼有别”的俗见来解读这部书，那么所谓的“虚
幻奇特”其实就是“世间真实”，小说与影视只不过
用不同的方式来向世人演说世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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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洪利：“通天”译名的多种面相
《通天之路：李白传》原著名为 The Ban-

ished Immortal: A Life of Li Bai，其中
“The Banished Immortal”如果直译的话应该
是“被放逐的神仙”或者说“谪仙”。然而，作为一
本面向中国读者的李白传记，如果再次译为“谪
仙”则毫无新意。所以，译者将其译为“通天之路”
可能有为市场考虑。然而，如果单纯地认为书名
的选择是满足读者的猎奇以及迎合市场的需求，
那么，我们就低估了译者的真实意图以及书名所
承载的多重意蕴。

首先，“通天”可以理解为“入仕”或“进入庙
堂”。李白的一生可以说是一直在为如何施展自
身的政治抱负而努力——他渴望自己的政治见
解与政治能力能够直接得到君王认可。所以他对
小官职位不屑一顾，一直渴望通过被人举荐或自
我干谒的方式实现“一步登天”的政治理想。所以
在这里，“天”除了有政治功业的意味外，还暗含
着李白想直接辅佐皇室的理想。哈金在《李白传》
里的叙事脉络也一直沿着李白在追求仕途中的
挫折与磨难、成功与失败展开。就此而言，“通天
之路”即是李白的“入仕之路”。

其次，“通天”还可以理解为“到达天人合
一”。在李白的思想构成中，除儒家思想外，道家
思想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李
白性格中的狂狷、随性自由有着道家“道法自然”
的影子。在李白的一生中，他不仅拜师修道，还曾
多次求仙访道，身体力行地实践着道家的思想与
精神。如果说道家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
的话，那么，李白在对道家思想的求索中也试图
达到这样一种境界。从这个角度来说，“通天之
路”即为李白追求道学精神最高境界之路。

在李白求仕的过程中，他曾写过很多展现自
己文采、政治思想，歌颂干谒对象的诗作，这些诗
作本是他借以赢得他人赏识的工具，但仕途的失
意让这些诗作失去了自身功利性的价值。反倒是
波澜起伏、跌宕丛生的人生际遇催生了李白诗歌
的创作热情与创作活力，使其创作出了许多内蕴
深厚、令人回味无穷的诗歌作品。当手段本身成
为目的的时候，李白在入仕和求道之外找到了另
外一条通天大道，那就是诗歌创作。李白以其雄
奇的诗才、敏锐的感受和灵动的艺术表现力创作
了一首首堪称精品的诗作，而他本人也成为中国
诗歌史上一位不容忽视的伟大诗人。

在我看来，译者汤秋妍之所以将“谪”改为
“通”，将“降序”改为“升序”，是因为她看到了构
成李白人生的种种矛盾关系，而这也是哈金在结

构和撰写《李白传》时所意图呈现的生命张力。应
该说，我们只有在真正理解文题的丰富内涵后，
才能更好地理解李白的人生以及《李白传》的写
作。反过来说，只有细致而深刻的感悟《李白传》
的写作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译者在文题上的
良苦用心。

@田雪菲：李白的“吟游”之途
哈金笔下的李白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欧洲

特殊的文化群体——吟游诗人。尽管中国诗歌自
古也拥有“游”的文化传统，诸如孟浩然的“田园
之游”、杜甫的“壮游”、王维的“边塞之游”等等，
但西方“吟游诗人”群体身上丰盛的想象力与创作
力，冒险的英雄精神，可歌可舞的浪漫情怀显然与
李白的个人气质十分契合。也因此，“吟游”体验或
可成为我们观察和理解李白的另一种视角。

传记写作中，哈金富有层次地营构了李白一
生的“吟游”体验，具体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其
一，李白一生好以干谒，他将自己的诗作视为进
入仕途的“敲门砖”，因此不得不周游四方，广泛
结交权贵以寻求机遇。其二，作为“永远在路上的
旅人”，李白每到一地都会作一停留，也因此不断
汲取“地方”“民间”元素来丰富自己的诗歌创作，
如他到江陵学习楚风民歌作《荆州歌》，到东北幽
州兵营为边防战士作诗（《出自蓟北门行》），以及
后来目光“下移”，不断表现下层人民的苦难（《丁
都护歌》等）；其三，随着李白的诗名远扬，他也会
被上层官员邀请宴席，为主人们即席献诗，歌功
颂德。如李白在邠州时，住在邠州长史李粲家中，
日日即席作诗，极尽赞美。进入翰林院后，他跟随
玄宗前往骊山游行，歌咏骊山盛景，赞扬贵妃美
貌；其四，李白在政治谒游以外，也常前往全国各
地拜访好友，在与友人们的唱和中充分抒发自己
的诗情与才情。如《将进酒》这一传世名篇正是在
与元丹丘、岑勋的纵酒狂欢中创作出来的。

漫漫一生的“吟游”之途烛照了李白落拓不
羁的精神风貌与才子品性。李白因出身卑微，极
度渴望加入王室来改写命运，以证明自己的杰出
与不凡。也因此，他唯有在辗转的旅途中才能广
泛干谒，实现理想。其次，李白不受拘束的性格注
定他只能是在外的流浪者与漂泊者，即便他多次
组成家庭也无法停下漫游的脚步，这正显示了一
个诗人生命的本质——孤索、自由、桀骜。当然，
李白天然浪漫、多感的文化心性也是他能够吟游
一生的不竭精神动力。

在“吟游”视角下，哈金将李白的个人追求、创
作历程与精神风格紧紧胶合、互渗，最终展示出的

是对李白“身份”“创作”与“风格”三位一体的记述。

@胡婧：多元视角下的李白
哈金在开篇就明确了写这本传记的一大目

标：他想要尽可能多地呈现“历史真实的李白”。
所以，在《李白传》中，作者一方面试图通过李白
的诗文与行迹探寻他内心的想法，另一方面借由
不同阶层、不同环境下的群体视角，让我们看到李
白在官场、友人和家庭中呈现出来的三重面貌。

在高官大吏面前，我们看到了一个渴求功名
的李白。他呈上华丽的赋、明快的民歌；他在宴会
上即席赋诗，向众人展示他下笔不休的才华。人们
最初都被他的才华打动和吸引，但细细考量，又顾
虑重重：他是商人的后代，出身卑微；有些奇技杂
学，会点医术就到处给人诊病，会点剑法就想当个
军官；嗜酒成性，酒后举止轻狂傲慢，与三教九流
混迹一处，不是个稳妥谨慎、能堪大任之人。

但是在另一群不那么得志的小官面前，李白
恰恰能与他们惺惺相惜。他们摆脱了政治制度里
的上下级关系，以平等的朋友关系相处。在同样
出身低微、毫无架子的人面前，我们看到了更加
轻松自信的李白，他的乐观天性和理想主义流露
无遗。这些朋友更加愿意向他倾诉心事，吐露官
场复杂的一面。

这本传记的特别之处在于，哈金关注了隐藏
在历史深处的女性视角。李白因为出身低微，非
常看重女方家世，两次入赘。第一任妻子许氏是
湖北的大家闺秀，在结婚的12年间，李白常年在
外，两人聚少离多，她一直迁就与忍让着丈夫。父
亲去世时，李白仍在外地，许氏分不到家产，只能
守着几亩薄田苦苦度日。生下女儿不久，许氏身
体抱恙，还未完全康复就得听从李白的决定，举
家迁往山东。第二任妻子宗氏，欣赏李白的才华
并想与他一起潜心修道，可李白仍摆脱不了对功
名的渴望。和上一段婚姻一样，他一意孤行继续
四处奔波，增添了妻子的思念与担忧，最后也未
能达成所愿。安史之乱以后，因为投靠永王，李白
被流放夜郎。发配前还靠宗氏与其兄长打点官
兵，才不致过于狼狈。

哈金对李白人生脉络的讲述是贴近现代读
者的。借助流传下来的事迹，哈金着重刻画了官
员、友人与妻子这三类人和李白在一起的感受。
这样的描摹恰恰符合现代人最熟悉的三个场景：
工作、生活与家庭。哈金从这三个方面出发，用现
代生活的思维框架为唐朝的李白画了一张素描，
展现了一位普通人也能读懂的李白。这样的视角
无疑拉近了我们对于李白的认识，李白的形象也

启发着现代的我们。

@战玉冰：西方现代传记视角下的《李白传》
哈金的《李白传》作为一本人物传记，写的虽

然是中国古代人物，但写法上却基本依循了西方
现代传记的书写范式。其基本特点是：一、在基本
遵照历史材料的前提下，允许部分细节的虚构；
二、将心理学引入到传记写作之中。

从第一点来看，会涉及传记作为一种文类要
如何进行理解和把握的问题。简单来说，传记是
介于历史与小说之间的一种文类，胡适在《四十
自述》中所提出的“给史家作材料，给文学开生
路”更是从一个比较积极的角度确立了传记自身
的文类特色与价值。在这一认知基础上，西方现
代人物传记一般来说需要遵照起码的人物生平
历史材料与主要事件的真实性，同时允许部分
的、适度的细节虚构，而这种虚构不能和已有的
公开历史记录相违背。比如，哈金在《李白传》中
写到李白与骆宾王惺惺相惜，并在骆宾王死后

“专程前往骆家村里骆家的老土坯房，在他的衣
冠冢旁静默哀悼。又在他家附近的水塘边，喂食
了几只水鸟”。后者显然是哈金自己的文学想象，
其想象的基础是骆宾王7岁写出《咏鹅》诗。换句
话说，哈金在这里所虚构的李白悼念骆宾王后去
水边喂水鸟这一细节，分明暗含了向骆宾王《咏
鹅》致敬的意味。当然，我们无从得知李白当时是
否真的去投喂了水鸟，或者我们还可以大胆判定
李白即使要追忆骆宾王的文学创作也绝不会找
他孩童时代的这首“游戏习作”，而是应该会致敬
骆宾王创作成就更高的七言歌行体和那篇著名
的《帝京篇》。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李白传》中
这样一处有意味的细节虚构显然更能引发联想，
联想到李白怅然若失地在水边投喂水鸟的孤单
身影与落寞神情，同时耳畔回响起每个中国人从
小就耳熟能详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这即
是莫洛亚所说的写人物传记要“从他伟大的一生
中突出具有小说情趣的内容”。

从第二点来看，自从茨威格将心理学引入传
记之后，试图通过揣摩和把握传主心理来结构和
解释其一生经历就成了西方现代传记的一个“不
成文的规定”。具体到哈金的《李白传》，我们会发
现，作者很善于抓住李白的一些内心情结来作为
把握其生命选择和人生行为动力的关键性因素。
比如书中塑造李白“想做官”：“经历了数十年的
挫折和失望，李白还是同一个人，他的思想和人
生观丝毫没变。他仍梦想上朝堂、辅君主、建立伟
业，然后功成身退，成为传奇。”这是贯穿整本《李

白传》的一个重要心理情结，为此他娶相府之女，
不惜两次入赘，“李白的整个生命似乎都被贵族
身份强烈吸引”。又如李白年轻时曾看到崔颢的
《黄鹤楼》而“甘拜下风”——“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颢题诗在上头”，而哈金在写到李白晚年创作
的《登金陵凤凰台》时，则将“长安不见使人愁”一
句视为对李白一生念念不忘的“烟波江上使人
愁”的某种回应。而这背后另一层隐含意义在于
李白通过这首诗的创作，表明自己在乐府、歌行
和绝句之外，在七律的创作上也达到了登峰造极
的境界，而这种文学成就的突破与取得是与某种
被哈金建构出来的人物心理情结密切相关的。

当然，我们必须首先承认，对于一本偏文学
性的人物传记而言，这种对贯穿人物终生的“心理
情节”的把握会使得整本书非常好读，给读者一种
专注生平的整体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注
意，《李白传》在努力地从内在的、心理的角度把握
李白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历史的、政
治的、经济的面向，比如李白的一生经历了盛唐到
中唐的时代转型，而这一由“安史之乱”所引发的
时代变化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唐诗的创作风貌与
精神气质，也是李白晚年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原
因，但《李白传》在积极构建李白内心世界和个人
主体特质的同时，在这一方面或许还有所不足。

《聊斋志异》的幻与醒

鹿 鸣 读 书 会 成 立 于
2020年 12月，由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中国
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兆路老
师创办。读书会成员主要
包括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
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
等专业的硕、博士研究生，
旨在通过精读、分享和对
话，养成大家在文学学术上
丰富多元之面貌、兼容并蓄
之气度、自由开拓之精神与
务求高远之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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